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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法庭上，作为陪审员的贵族青年涅赫留朵夫认出了受审的女犯玛丝洛那娃就是十年前温柔俏丽
的初恋情人卡秋莎。
为了赎回自己的罪过，为了缔结自己和玛丝洛娃的幸福，涅赫留朵夫开始奔走解救。
涅赫留朵夫真的能洗脱玛丝洛娃的罪名吗？
真的能挽回玛丝洛娃的心意吗？
真的能拯救他们的灵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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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法庭重逢　　春天毕竟是春天，阳光和煦，青草在林荫道甚至是石板缝里到处生长，一
片翠绿，生机盎然。
树木都发芽吐绿了，各种鸟儿感到春天已经降临，都在欢乐地筑巢。
花草树木也好，鸟雀虫鱼也好，全都欢欢喜喜、生气勃勃的。
唯独人，唯独成年人，却一直在自欺欺人，折磨自己也折磨着别人。
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春色迷人的早晨，不是那种使万物趋向和平、协调、互爱的美，而是他们
自己发明的统治别人的种种手段。
　　省监狱办公室官员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飞禽走兽和男女老幼都在享受着的春色和欢乐，而是
昨天接到的那份公文。
公文指定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以前，把一男两女共三名受过侦讯的在押犯解送到法院受
审。
其中有一名女性是主犯，需要单独送审，她名叫玛丝洛娃。
　　八点钟过一点儿的时候，玛丝洛娃在女看守的陪同下走出牢门。
她是个个儿不高、胸部丰满的年轻女人，身穿白衣白裙，外面套着一件灰色囚袍。
她的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有意地让几缕乌黑的鬈发从头巾里露出来。
她的脸色因为长期坐牢而显得异常苍白。
她的手短而阔。
从囚袍的宽大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脖子也同样苍白。
她的眼睛在苍白无光的脸庞衬托下，显得格外乌黑发亮，虽然浮肿，却十分灵活。
　　她来到走廊，跟在看守长后面，走下楼梯，经过臭烘烘的男监（这里每一双眼睛都在打量着她们
），走进办公室。
早已等在那里的文书把一份烟味儿很重的公文交给押解兵，让他们把玛丝洛娃带出门。
　　闹市里的人群纷纷停住脚步，好奇地打量女犯，认为她是罪有应得。
女犯躲开了路人鄙夷或同情的目光，她看到外面春天的景色，隐隐觉得高兴，因为这里的空气比监狱
里面清爽多了。
　　女犯玛丝洛娃的身世极其平凡。
她是一个未婚女奴的私生女。
这个女奴在两个地主老姑娘的庄园里干活儿。
她虽然没有结过婚，却年年都生一个孩子，并且按照乡下的习惯，总是给孩子进行洗礼，然后身为母
亲的她就不再给这个违背她心愿而来到人间的孩子喂奶，因为这会影响到她干活儿，于是不久孩子就
饿死了。
　　就这样死了五个孩子，个个都行了洗礼，个个都没有奶吃。
第六个孩子是跟一个过路的吉卜赛人生的，是个女孩。
她的命运本来跟先前的那五个孩子没有什么两样，可是那两个老姑娘中的一个恰巧来到牲口棚，斥责
饲养员做的奶油不好吃。
她骂完一通儿后忽然看见那个女娃娃，觉得很是招人怜爱，就自愿做孩子的教母。
她因为怜悯这个教女，就常送给做母亲的一点儿牛奶和钱。
于是女孩就这样活了下来。
　　孩子三岁那年，她母亲害病死了，两个老姑娘就把女孩领到身边抚养。
这个眼睛乌溜溜的小姑娘长得非常可爱，两个老姑娘叫她卡秋莎，把她半是养女半是侍女一样地养着
。
她做许多杂务，有时还需要坐下来给两个老姑娘读书解闷儿。
　　在卡秋莎满十六岁那年，一个阔绰的大学生来到她家，那是两个老姑娘的侄儿。
卡秋莎觉得在同他相处的过程中产生了别样的感情。
三年后，她被这位少爷诱奸而怀孕，被两个老姑娘赶出了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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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秋莎衣食无着的时候，有人介绍她去妓院当妓女。
相比起做女仆的委曲求全，她权衡再三，还是决定去做妓女。
因为这项职业报酬丰厚，又能享受美食和华衣，更重要的，她想通过做妓女的方式报复诱奸她的年轻
公爵和其他一切欺侮过她的男人。
　　从此后，玛丝洛娃过起了妓院生活：吃甜腻的食物，喝烈性饮料，吸烟；凌晨睡下，下午才起；
口出脏言，与人调笑，跟不同的男人周旋，夜夜笙歌。
荒唐的是，每个周末她们都去政府机关接受一次例行体检，再领回一张继续从业的许可证。
　　这样的生活过了七年。
在第七年里，她所在的妓院出了一件毒死人的命案，她被指控为主犯进了监狱。
她在牢里同杀人犯和盗贼一起生活了六个月，今天被押解到法院受审。
　　玛丝洛娃被士兵押送着走了很长的路，筋疲力尽，就快走到地方法院大厦了。
此时，她养母的侄子涅赫留朵夫公爵——当初诱奸过她的那个人，正穿着宽大的睡衣，躺在舒适的弹
簧床上吸着烟。
他在想着昨天发生过的事，以及今天将要做的事。
　　昨天的黄昏他是在有钱有势的柯察金家度过的，人们都认为他应该和他们家的小姐米西结婚，因
为：第一，她出身名门，衣着、相貌、神态、举止都“雍容华贵”，与众不同，这种品质值得珍视；
第二，她认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也就是说，她满足了他男人的自尊和虚荣心。
于是涅赫留朵夫认为她聪明非凡、见解过人。
但是关于是否同她结婚，他实在犹豫不决，因为他其实想找到比她更合适的对象，而且他还怀疑她对
爱情的忠诚度。
　　他叹了一口气，终于丢掉烟蒂，下了床，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向盥洗室。
盥洗室里喷过了香水，他在那里用特等牙粉刷牙，甩香喷喷的漱口药水漱口，然后上上下下擦洗身子
，再用好几块不同的毛巾把身子擦干。
他拿香皂洗手，用刷子仔细刷干净长指甲，在大理石脸盆里洗脸，然后走到卧室旁边的第三间屋子里
淋浴。
洗浴后，他穿上熨得笔挺的洁净衬衫和擦得像镜子一样光亮的皮鞋，坐到梳妆台前梳理卷曲的黑胡子
和头顶前面已经变得稀疏的鬈发。
　　凡是他使用过的东西，衬衫、外衣、皮鞋、领带、别针、纽扣，样样都是最贵重、最讲究的，都
非常高雅、大方、坚固、名贵。
　　涅赫留朵夫从众多领带和胸针中随手取了一条领带和一枚胸针，又从椅子上拿起刷净的衣服穿好
。
这下，他浑身上下都是整洁芳香的了。
他走进饭厅，这里的镶木地板擦得锃亮，上面摆着活动大餐桌，桌腿雕成张开的脚爪，非常气派。
　　涅赫留朵夫是克拉斯诺彼尔斯克地方自治会的议员兼陪审员，法院的通知让他在今天十一时出庭
陪审，于是他喝完咖啡后换好衣服，坐马车去了法院。
　　不大的陪审员议事厅里已经到了十来个不同行业的人，他们嘴里抱怨着今天这事干扰了自己的本
职，却又都显得得意洋洋，自认为在做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社会工作。
涅赫留朵夫虽然迟到了，却还要等好久才能开庭，因为有一名法官还没有来，把审讯工作耽搁了。
　　庭长一早就来到法庭。
他是个生活十分放荡的人，他的妻子也跟他一样，他们互不干涉。
今天早晨他收到情妇的来信，说下午三时到六时在城里的“意大利旅馆”等他。
因此他希望今天早点儿开庭，早点儿结束，好赶在六点钟以前去看望那个红头发的克拉拉。
　　他走进办公室，扣上房门，拿起一副哑铃锻炼。
才一会儿，房门动了一下，有人想推门进来。
庭长慌忙把哑铃放回原处，开了门。
　　一个法官耸着肩膀，脸色阴沉地走了进来，不高兴地说：“玛特维又没有来。
”　　“对，还没有来，”庭长一边穿制服，一边回答，“他总是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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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不觉得害臊呢！
”法官怒气冲冲地坐下来。
这位法官今天早上跟妻子刚刚吵过架，情绪低落。
　　书记官把卷宗递给庭长。
庭长点上一支烟，问书记官先审哪桩案子，书记官建议先审毒死人命案。
　　“好，就审毒死人命案吧。
”庭长估计这个案子在四时以前就可以结束，结束了他就可以走了。
　　书记官在走廊里遇见了副检察官勃列威，勃列威告诉他，他已经准备好，随时都可以出庭。
他得知先审的是毒死人命案，心里觉得有些不快，因为他昨夜给一个同事饯行，喝了许多酒，又打牌
到凌晨，根本没来得及阅读毒死人命案的案卷。
书记官明明知道副检察官没看过这个案子的案卷，却有意刁难他，要庭长先审此案。
因为书记官一向不喜欢副检察官，却又羡慕他这个位子。
　　玛丝洛娃终于到了，马上就要开庭了。
陪审员们一坐好，民事执行官就趔趄着来到法庭中央，仿佛要吓唬在场的人似的，放开嗓门吼叫道：
　　“开庭！
”　　全体起立，审判者们纷纷排着队走到台上，依次是庭长、法官，以及向来迟到的玛特维。
玛特维喜欢占卜，此刻他就在算，要是从办公室到法庭扶手椅座位的步数可以被三除尽，那么新的疗
法就能治好他的胃炎，除不尽就不能，所以他尽量刻意地迈步，好把步数控制在三的倍数上。
　　庭长翻阅了一些文件，向民事执行官和书记官问了几个问题后，就传玛丝洛娃一行出庭。
　　玛丝洛娃一进来，法庭里的男人们便都把目光注意到她的身上，久久地盯住她白嫩的脸、水汪汪
的黑眼睛和长袍底下高高隆起的胸部。
涅赫留朵夫也戴上眼镜仔细端详着她，心中十分诧异：难道是她？
这不可能。
但是，这确实是她，他看出了她脸上的独一无二的神秘特点。
　　尽管她的脸色由于一段时间的牢狱生活显得疲惫和不健康，但她那与众不同的可爱特点还是表现
在脸颊上、嘴唇上，表现在那略为斜睨的眼睛里，尤其表现在她那天真烂漫的笑盈盈的目光中，表现
在脸上和全身流露出来的唯命是从的神态上。
　　对，她就是卡秋莎，那个他一度迷恋过，确实是迷恋过的姑娘。
涅赫留朵夫的呼吸有些急促了，不愿意回忆的往事浮现在眼前。
　　涅赫留朵夫第一次见到卡秋莎，是在他念大学三年级时候的夏天。
那年他十九岁，住在姑妈家里歇夏，准备写一篇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论文。
他读过斯宾塞的社会学的书，主张把土地分给穷人，甚至准备这样处理自己父亲的土地。
他对论文的写作既执著又充满信心。
　　在姑姑家的每一天，他都是快乐而平静地度过的。
在那儿的第一个月里，他天天心中充满了幸福感，享受着巨大的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根本不曾注意到
那个半是侍女半是养女、眼睛乌黑、脚步轻盈的卡秋莎。
　　在姑姑家的年轻人们组织的一次“捉人”游戏中，轮到他与卡秋莎一块儿跑，奔跑中涅赫留朵夫
一脚踏空，跌到一条沟里去了。
卡秋莎既好笑又关切地问他：“您别是受了伤吧？
”她的辫子都跑得松开了，脸上因为喘气而显得红扑扑的。
他被她可爱的笑容所吸引，不自觉地握紧她的手，她却挣开跑掉了。
　　她跑到丁香花丛前，摘下两枝白丁香，拿丁香花枝拍打着自己那热辣辣的脸，不住回头朝他望着
，然后很带劲儿地摆动着双臂，朝做游戏的人走去。
　　从此，纯洁无瑕的他对同样纯洁无瑕的卡秋莎产生了强烈的好感。
每逢卡秋莎刚刚走进房间里来，或是涅赫留朵夫只是远远看见她的白围裙，一切东西在他眼里仿佛都
被太阳照亮，变得更有趣、更快活、更有意义了，生活也变得更加充满欢乐，一切烦恼全都烟消云散
了。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复活>>

而她也有同样的感觉。
　　卡秋莎把家务做完后，就读涅赫留朵夫给她看的书。
他们抓住平日里一切相遇的时机谈上几句话，涅赫留朵夫还会去卡秋莎跟老女仆居住的房间里喝茶。
当时的涅赫留朵夫并没有意识到他对卡秋莎产生的是爱情，仅仅看做是一种纯洁的感情，可是姑姑们
发觉了，担心他会跟卡秋莎结婚，于是给他在国外的母亲写了一封信。
涅赫留朵夫不得不离开。
　　涅赫留朵夫本来以为他跟卡秋莎的关系仅仅是共同分享生活乐趣而已，可是，等到他动身，看到
卡秋莎同姑姑们站在门廊下，用满含泪水、略为斜睨的黑眼睛瞧着他时，他这才体会到他正在合弃一
种美丽的、珍贵的、一去不复返的东西。
他不由得感到很凄凉。
她也在跟他道别后，跑到前厅去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此后的三年中，涅赫留朵夫和卡秋莎一直没有见面。
三年后他被提升为军官，动身到军队里去，顺路到姑姑家去一趟的时候，才又跟她见面。
不过这时的涅赫留朵夫跟三年前的他已经判若两人了。
那时他是个正派青年，认为精神的生命才是真正的自我，如今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认
为精力充沛的强壮的兽性的他才是他自己。
　　他不再坚持自己的信念，而是相信别人的言论。
因为如果坚持自己的信念去处理一切事情，就不利于追求轻浮享乐的兽性的他；相信别人的言论，就
根本无须处理什么，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此外，他要是坚持自己的信念，总会遭到人家的谴责，但要是相信别人的理论，就会获得周围人们的
赞扬。
　　例如，当他思索上帝、真理、财富、贫穷等问题，阅读有关书籍并同人家谈论这些事情时，人家
就会觉得不合时宜，甚至有点儿可笑。
他的母亲和姑姑也会取笑他，戏称他是“我们亲爱的哲学家”；但他看爱情小说、讲黄色笑话、到法
国剧院（当时的俄罗斯以追随法国为时髦）看轻松喜剧并且津津乐道时，大家就会称赞他、鼓励他。
　　他在生活上节俭、穿旧大衣、不喝酒时，大家就觉得他脾气古怪，故意标新立异；但他如果穷奢
极欲、挥金如土，大家就吹捧他风雅脱俗，还送给他贵重的礼品。
　　他原来对女人的态度一直很庄重，希望将童贞一直保持到结婚时，但大家都以为他有毛病，亲人
也为他担忧。
后来他母亲听说他从同事中抢来一个法国女人，成了真正的男子汉后，便大大为他高兴。
　　他把父亲遗留给他的一块面积不大的地产分赠给农民，这种行为让他的亲人们大为吃惊，并且从
此成为大家嘲弄的话题；等他进了近卫军，与门第高贵的同僚们一起花天酒地，输去许多钱，弄得他
母亲不得不动用存款时，她却满不在乎，反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觉得年轻时在上流社会中“
种些牛痘”以增加免疫力，还是件好事。
　　涅赫留朵夫起初还做过反抗，但是根本没有用。
凡是他凭自己的信念认为好的，别人却认为坏；他凭自己的信念认为是坏的，人家就觉得好。
最后涅赫留朵夫屈服了，不再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相信别人的话。
　　起初，这样的自我否定是很不愉快的，但这种不快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他开始吸烟喝酒，而
且觉得轻松自在了。
涅赫留朵夫本来就是热情好动的人，不久就沉湎于这种被亲友赞赏的生活方式中，把内心的其他要求
的一概排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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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本好书，就是一轮太阳，灿烂千阳，照耀我们成长。
　　一个追寻灵魂上的苏醒和复活的故事。
　　19世纪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曾说：“我以为，这是我所写的全部作品中最好的东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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